
脸伸到四方形的瞭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

壹

得，两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上

午，当我跨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这座有点像四合院似的高

贵而又典雅的大型建筑物的时候，我是多么地局促不安。面对

新生活的开始，我总不免有些不适应的感觉。

门厅里没有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正面的墙上很醒目地嵌

着一盏白色的方形大钟，当时，黑色的表针正指着八点三十

分。我迟疑了一下，便想迈步往前走。

“你是干什么的？”

不料，什么地方传来询问我的声音，声音那么低沉而又隐

蔽，仿佛从墙缝里冒出来的。我吃了一惊，急忙四处张望。原

来是身穿蓝色制服，戴着很排场的同样颜色的大沿帽的门卫把

望口上，正等待着我的回答；他的一双眼睛

疑惑地忽闪着，正对着我，好像我是与众不同的外星人。

“我是来报名的！”我赶忙回答，同时走上前去，掏出录取

通知书让他验一验，不料他只是瞟了一眼就不经意地摆摆手，

放我过去了，这多少令我感到失望。

踏上几级台阶，就可以看见一道幽深的走廊。很奇怪，我

老是觉得这条走廊是通向很遥远的地方的，在那里，许多成了

名的大人物正在沉思着。我向教务室走去。忽然，一位中年人

从旁边的一道门里奔出来，他穿着肥大的白色半袖衫，灰色的

长裤，像竞走一般地从我的身旁冲过去，一边走一边盯着捏在

手里的文件，他那架着一副眼镜的脸上露出了迷惑的神情。透

过走廊右侧的大玻璃，可以看见和暖的阳光洒满了院子；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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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衫，麻杆一样的细腿上套了一件深蓝色

女同学坐在院子里面的草坪边上，正低头专心地看书；在大楼

的空中甬道底下，几个学生围站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什么，

其中一位学生高高地举起一根手指来，好像是在表明态度。一

切都是那么新鲜，却又那么陌生，我觉得自己像嫁接在老槐树

上的一棵果苗那样与这个环境不相适应。

有关报名的具体事宜已招贴在教务室外面的公告栏上，首

当其冲的一件事情就是交学费。我按照指示去往财务科。

学生的

财务科的门敞开着，拦门摆了一张长条桌，桌上铺着白

布，上面放着一台数钞机、两本发票和一张入学

名单。桌子后面坐着两位态度温和的女工作人员，一位负责询

问我们的姓名，在报名人员名单上相应的名字后面打上对勾，

并收款；另一位忙着开发票。门口已经排着好几位同学，一个

个手里攥着钱，神情庄严，不说话，就像正在参加教堂婚礼似

的。队列的前头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穿着朴素的蓝褂子，

正忙着给身边的一个穿红裙子的姑娘点钱。我规矩地排在队

尾，脑子里什么想法也没有，干等着轮到我的时候。钞票在数

钞机里哗啦啦地响着。从门口可以瞅见屋里有两位全副武装的

经警四平八稳地坐在椅子里，他们神情木讷，眼睛一动不动地

盯视着某个地方，两根白色的警棍一类的东西很显眼地挂在他

们的腰部。

交完学费以后，我就返回教务室。前来报名的人越来越多

了。我早就注意到他了，这是一个瘦小枯干的人，年龄跟我相

仿，穿着白色的

的西裤。他的眼睛老是犹疑不定地四处张望，好像刚刚干了坏

事。我跟在同学们身后领了课程表、入学须知、学生手册和一

枚校徽。办完事后，我转过身来想离去，却见这位老兄正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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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低着头，试图把那枚校徽别在胸前；他干这活儿十分认

真，两手哆哆嗦嗦，好像万分紧张，折腾了半天反而把手指扎

破了，校徽掉在了地上，他低声叹了一口气，把校徽捡起来，

重新认真地别上。我暗暗摇了摇头，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认

为校徽充其量只能算是纪念物，而非装饰品。我走上前去跟他

打招呼，想跟他认识一下。他见我跟他主动接近便显得很兴

奋。

“我叫冯斌！”他用舒朗的嗓音自我介绍说，“你呢？”

“我叫刘旭东。”

我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湿淋淋的，这令我很不舒服。

“我是搞软件开发的，做了整整五年了，真要命，我没明

没夜地干活，像一台廉价机器，全部精气都耗尽了。一年前我

。你呢？”他愉快地

教育与北大的精神结合

开始琢磨别的活法，于是我就考了

说。

“我是一个自由人。”我打趣地回答，“这里不是谈话的地

方，我们以后再聊吧。”

我们走出了教务室。门外的走廊上站着三个人。一位穿着

针织半袖衫，手里拎着一个黑皮包的人引起我注意；他又高又

胖，眼皮也是肉乎乎的，眼睛像浮肿了似的；他的脸上带着一

股逼人的傲气与自信。他正在大声地发表观点：

发展的新思维。北大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要把在北大所接受的

起来，倡导

，如果没有人文素养支持

就是苍白无力的。这不是偏见，我

那就是深厚的人文底蕴。一个

他的发展，那么这个

觉得 是一个综合型的人才，这方面的修养必不可少，而

北大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培养条件，因此我们应该感到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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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北大的创新精神

运。”

我曾经见过这位同学，入学面试的时候，他跟我分在了同

一个小组里，排在我的前面，他的镇定自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后来我才知道他叫丁雷。

“我觉得北大更重要的是她的传统精神。”另一名高个子

说。他的喉结很突出，一说话就上下来回地动。

“我同意，的确如此，北大

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结合的产物，有它独特的个性。”丁

雷回答。

教育无法与发达国“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北大的

家的 教育相提并论。”第三个同学说。他是一个干瘦的

小伙子，长脸，两颊已经瘪进去了，牙齿参差不齐。我认识

他，入学考试的时候他坐在我的后面，还慌手慌脚地跟我借过

钢笔。

大在 专业，到现在才短短的

“朋友，不要太心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北

年才创设了 年，正

的品牌。我希望自

处于起步阶段，还看不出什么来，只有到‘开花结果’之时才

能见分晓。在国内，好多领域都处于发展阶段，这不能说我们

没有赶超对方的时候。”丁雷辩驳道，“当然我们需要埋头苦

干，但我们也需要宣传，多组织一些社会性的活动，在社会上

形成广泛的影响，从而打造我们北大

己能投身其间。”

“对啦，我想跟院办的老师通融一下，看能不能在学校里

申请一个床位。我想住在学校里，这样可以方便听讲座。来北

了。”冯斌也挤过去，挑起话头。大上学，不听讲座就没意

“我看你会吃闭门羹的。据我所知，今年北大的床位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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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我们是在职读书，不可能提供床位。不过‘光华’正投资

盖一座新的宿舍楼，等这座楼落成以后，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丁雷说。

我默默地站在他们的旁边，听他们热烈地讨论，自己没有

加入进去。一位穿着漂亮的连衣裙的女同学傲慢地从我的面前

走过，把我挤到了墙根底下。她一边走一边声音很响亮地接听

电话：

“哎，我正在学校里报名呢，还没完⋯⋯哦，经理找我，

我尽快赶过去⋯⋯”

我没有参加过考前辅导班，因此这里的同学我几乎一个都

不认识，我也没有跟他们谈话的兴趣。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惆怅

起来，这种难受的感觉像雾气一样裹住了我，令我心神不宁。

我觉得在这个浩如烟海的人才大潮中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几乎

可以忽略掉了。

我去教材科领了教材。这学期只开四门课：市场经济理论

与实践、管理经济学、财务会计以及英语。上课时间都安排在

晚上和周末，使我们能有足够的空余时间去工作。

离开教材科后，我无精打采地走到走廊的尽头，从光华管

理学院的小角门里走出来。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明媚的阳光暖融融地照耀着院子里

的花池子和周边的空地，热气从地面上升腾起来。急匆匆地赶

往教室的学生背着书包从花池子旁边经过。花池子里，绿色的

草像地毯一样毛茸茸地铺开来，有几丛灌木自由地伸展着枝

蔓，仿佛绽放的菊花似的，只是它们的颜色是绿的。最引起我

注意的是一株仿佛一缕轻烟一样弯弯曲曲地向上长着的小树，

树于上挂着一块蓝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龙爪槐”，就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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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汽车上，

名戴着项链的憔悴的姑娘；我总觉得它是为了让人们观赏才被

弄成这副模样的，我莫名其妙地可怜它。

各种颜色和款式的小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围绕着光华楼停放

着，其中一辆汽车里面还坐着穿着白衬衣的司机，他把头仰靠

在椅背上睡着了，张着嘴巴，露出一截白生生的弯脖子。两只

俏皮的麻雀从天空中飞下来，轻快地落在一辆银色汽车的顶盖

上，一只惬意地抖擞着翅膀，一只低下头，用尖细的嘴啄分自

己胸脯上的细毛；当我穿过汽车之间的空隙，走到大路上的时

候，这两只可爱的小精灵便一乍翅飞到楼顶上去了。

来。

百年纪念讲堂的工地用银色的铁板围起来，上面写着某某

工程建筑公司的红色字样。已经拔地而起的大楼包在绿色的尼

龙布里面。搅拌机的轰鸣声，铁器的当当的敲击声，混杂着钢

哨的尖利的叫声，越过铁板围墙涌到大路

经过电教大楼，走到十字路口时，可以望见西面的三角地

有不少学生正伸着脖子看各种招贴广告和消息。一个男同学用

胳膊肘巧妙地夹住一个女孩子的脖子，使得她像老婆子那样弓

着腰；还有一个学生用双腿叉着车子，朝我这面张望。附近的

大树底下，不少人坐在绿色的木制长椅上看书或者谈心，虽然

工地上的灰尘弥漫过来，噪音也非常大，可是他们似乎不在

意。

我沿着脚下的林阴道向南门走去。

⋯⋯还记得上次来北大的时候，我是坐在

紧靠着窗户，把行李兜塞在椅座底下。一路上我可受了大罪，

由于堵车，汽车走走停停，颠得十分厉害，加之汽油味很浓，

我恶心得要命，几乎就要吐了。我打开窗户，痛苦地喘息着。

车厢内，燥热的空气极其污浊，我只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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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肥胖的老年人。男的穿着缀

呼吸一下。汽车开了一个小时也不见到站，我困得不行，稍不

留神就睡着了。我拼命睁着眼睛，盯视着窗外的街景，生怕由

于睡着了而误了下车。就这样，我既困又恶心，煎熬了一个半

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我的邻座上是一对

有吊角背带的长裤，白色的半袖衬衣，已经秃顶了，粉红色的

头皮上只剩下稀疏的几根花白的细毛；他面色发黑，脸当中的

那一只酒渣鼻就像草莓一样泛着红光。老太太穿着修饰着点点

小白花的连衣裙，卷发头，脸上略施脂粉。他俩都很胖，几乎

每一个人都有我两倍大。尽管天气极热，让人透不过气来，老

头子还是用长胳膊搂住老太太的身子，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

起，就像两只亲热的熊猫一样。一路上我难受得要命，可是他

俩却无比畅快，一直在叽叽咕咕地说着绵绵情话，而且还不时

地啾啾地接吻，看样子他们正处于热恋期。

“真要命！”我暗暗地叫道，尽力瞅着窗外，以免受他们影

响。

我从来没有见过两个老年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吻，在北京

算是头一回，因此我感到极其别扭。事后我跟北京的朋友们提

起这个见闻来，他们都嘲笑我不解风情。

年，那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学毕业后，我在内蒙古待了

污染，天色蔚蓝，白云朵朵，清凉的风习习地吹着；放眼望

去，苍凉的旷野绵绵地通向迷蒙的远方，巍峨的大青山横亘东

西。在我踏入北京这方土地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始终浮荡着

内蒙古那民风淳朴的景象，那举杯畅饮，纵情欢歌的氛围，还

有那记忆中无法排遣的悠长的寂寞与惆怅。为了前程，我不得

不来到这里，面对一个喧嚣拥挤的、令人无法理解的世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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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向四面八方漫无边际地延伸下去，各种花色的汽车一队接一

队地笨拙地爬行着，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人在大街两旁蠕动

着。一切都令人晕眩，烦躁，紧张。的确，刚刚步入这个新的

世界里的时候，我是那么的不适应⋯⋯

我一边回想过去一边慢慢地走着。忽然，对面走来一位风

采奕奕的姑娘，她始终微笑着，我还以为我们曾经相识，便放

缓步子，以便仔细辨认一下，可是我还没有认清她是谁，她却

昂着脸，步态稳健地从我的面前跨过去了，就像掠过去的一阵

微风。于是，我重新捡回自己的思绪来，继续往前走。

“喂，你等一下！”

身后有人喊了一嗓子，我觉得是在叫我，便回过头来，只

见那位活鱼般的姑娘正站在眼前，歪着脑袋用探询的目光望着

我。

她的美丽让我感到惊讶。她穿着白色的镶着花边的紧身小

衫和淡蓝色的长裙，乌黑油亮的长发垂在她的后背上。当我注

意她的时候，她也正抬头看着我，明媚的微笑闪耀在长睫毛的

眼睛里。我忽然感到有些局促。可是她却显得那么安详，灿烂

的微笑还没有从她的双眸中彻底褪尽，却又在她那紧闭的双唇

间浮现出来。显然她心里很清楚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故意淋

漓尽致地把它表现出来。

“哎，你能告诉我光华管理学院在哪儿吗？”她用温和的嗓

音问道。

“哦，好的，你看，这是电教楼，紧挨电教楼北面的那幢

灰白色的大楼就是光华楼了。”我回答。

“嗯。”她轻轻地应着，低下头，用手按了按挎在肩膀底下

的小包，似乎不大满意。“你能带我过去吗？你看北大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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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茹’。我是来帮我的表妹买

我又头一次过来，弄不好一会儿就把人转晕了。”

老实说，我真不愿意返回去了，况且即使是我一岁大的小

侄女也能按照我的指点准确地找到这座漂亮的楼。我迟疑了一

下。

“唔，我不相信在北大校园内遇到的人会缩手缩脚，你不

会是一个特例吧？走吧，你现在是不是很忙啊？”她刁蛮地说。

“好吧。”我回答。

于是，我陪着她向光华楼走去。

“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林茹，双木‘林’，‘含辛茹苦’

招生简章的。”她说，同

时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在一家外企工作，做市场的。你是这

儿的学生吗？”

“就算是吧。”我回答。

“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何必搞得这么复杂，一唱三

叹的！”她嚷道。

“我刚刚报了名，你看，这不是领的书吗？”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哦，能在北大上几天学真不错，可以学到好多东西呀。”

她若有所思地说，“可是我发现你刚才满脸惆怅，惆怅什么呢？

年纪轻轻的，应该是快活还来不及呢！”

我沉默下来，她的话令我无法回答。我们安静地走着。她

的皮肤那么白皙，几乎可以看见皮肤底下的细微的血管，两只

欢快的眼睛总是机灵地转来转去。

“我想出国，为此已经准备了一年了。你想出国吗？”不一

会儿，她对我说。

第 9 页



边，跟老师要了一张

“还没有想过。”我摇摇头。

我们很快就走到了教务室。前来报名的同学更多了，黑压

压地站了一屋子。我跟在人们的后面排了老半天才挪到柜台旁

年的招生简章。

她站在走廊的窗户旁边仔细地看了看那份简章。我傻乎乎

地守在一边感到很别扭。正是下课的时候，走廊里站满了溜达

出来休息的学生们，整个廊道里嗡嗡地响着。

“咱们就此告别吧。”我说。

她略感意外地抬起那双迷人的眼睛望着我。

“你要去哪儿？”她问。

“我还有点儿事，我必须走了。”

“哦，那我们一起走呗，就从你刚才走过的那条路出去。”

她急忙把招生简章收起来。

“不了，我要从这边走。”我指了指北门说，“我要去那头

儿找一个人⋯⋯”

我笨拙地撒谎了，心里发虚，感到脸上有些热。

“哦。”她若有所思地应着，转脸朝窗户外面看了看，抖动

着长睫毛。窗户外面，一个女生手里端着一本书，在地上来回

地走，嘴里念叨着什么；稍远一些的地方散站着一群人，不知

道他们讲了什么有趣的事情，突然一齐仰起脖子，哈哈地大笑

起来。

“那我自己走了。”她低声说着，看了看我，“咱们后会有

期！”

她向我伸出玲珑的小手，我跟她握了握。

“后会有期！”我也说。

她迈步从我的眼前走过去了，走得很快，淡蓝色的长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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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典礼仪式是在一

像一个倒置的喇叭花一样，在她的身侧晃来晃去，不一会儿就

消失在人群中了。我也从北门走出去。

外面是充耳的嘈杂声，理科楼群的工地上正在紧张地建设

着，几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在楼顶上走来走去，侧楼上还

有一个人手里举着小旗子，大声地吆喝道：

“哎，开始了！注意！”

楼门口停满了车辆，几乎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一个穿着

考究的人匆忙地从我的身边走过去，像猴子一样钻进了楼里。

我一面走一面想着这位奇特的姑娘。

“是啊，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多少人都是擦肩而过的，之后

就再也不会碰面了。”我暗暗叹息着。

贰

晓。周四晚去上管理经济学课，当我走进教室时，只见黑板上

一阶梯教室举行的，我事先并不知

方拉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光华管理学院

开学典礼仪式”，我感到很意外。讲台上摆放着一长溜桌子，

用一大块干净的白布遮起来，白布上面按照椅子的数量摆了几

个麦克风；桌子前面簇拥着几盆鲜艳的花，营造了一种较为隆

重的气氛。

教室里坐满了人，黑压压的，一共有一百九十来个，所有

的面孔都是陌生的，表情奇异而又略显拘束。人们嗡嗡地吵

着，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茫然地四处张望，还有的在过道里走

来走去；其中一位胖姑娘很惹眼地站在人群当中，眯缝着眼

睛，用肉乎乎的拳头揉着眼窝。我在侧排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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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没有麻烦了吗？”

来，安静地等待着。

“咳，真是难以预料，在这么多人中间究竟会出现几个了

不起的人物，也不知道里面暗藏着多少废物！”忽然，身后有

人粗着嗓子说，我没好意思回头看他。

“你不需要操这份心，什么人都会有的，有的骑驴，有的

坐轿，说穿了，有差别才会有进步。你说是吧？”另一个人温

和地说。

坐在这个混杂的人群中间，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在剧院里看

戏，而不是上课。坐在我的右侧的是一位穿着淡黄色套裙的姑

娘，她有一双好看的大眼睛，也安静地坐着，双手搭在一起，

放在膝盖上；后来她跟我分在同一个班里，她叫李雅菲。我的

左侧是一个强壮的男子，弓着熊一样的后背，绷着一张严肃的

脸，目不转睛地盯着讲台，浓黑的眉毛索索地抖动着；记忆中

我跟这个人只见过这一面。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今天我特地跟经理请了假提早出来，我害怕误课嘛。”斜

对面的一个戴着耳环的姑娘跟同桌讲道。

“你的单位很远吗？”对方问，这是一个长着三角眼的小伙

子，他的薄嘴唇像姑娘一样发红。

“很远，在建国门那边呢。唉，看来我不得不换单位了，

要不，这么远，往后怎么赶来上课呀。真麻烦！”

“嘿，瞧你说的，你要是不考

“三角眼”反驳道，他伸出粗大的食指在自己的鼻孔眼里掏了

一下。

过道里走进来一位瘦削的老人，后背略微有些弓，胳膊被

太阳晒黑了。他的衣着很简朴，上身穿一件白色的半袖衫，下

身是一件普通的蓝色裤子。他一边走一边朝四下里看了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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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态极其随和，仿佛是来随便看看似的。我还以为他只是一位普

通的教师呢。

“哦，厉以宁院长也出席了！”身后那位“粗嗓子”评论

说。

果然这位老人坐在主席台的正中间，我才确信“粗嗓子”

的话是对的。其他参加开学典礼仪式的老师也陆续到齐了，主

席台很快就坐满了，教室里的吵闹声也渐渐地平息下来。

一位名叫张国有的老师坐在主席台的左侧，主持今晚的活

动，听“粗嗓子”介绍，他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印象中

他是那么雍容大度，态度威严。他扫视了一下教室里的人们，

用朗朗的嗓音讲道：

“大家晚上好！我宣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开学典礼仪式现在开始！”

同学们一起鼓掌祝贺。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参加开学典礼仪式的院领导、系主任

以及今晚的上课教师朱善利。”

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介绍起来，每介绍完一位来宾我们都

鼓掌表示欢迎。可是我根本记不住这么多的名字，我只是猜测

一下哪位老师可能给我们代课。

“接下来由厉以宁院长致辞！”

我们又热烈地鼓起掌来，一齐将目光聚集在主席台的中

央。

厉院长坐直身子，把话筒稍微往下摁了摁，目光温和地平

视着我们。他声音舒缓而又严肃地说：

“首先，我代表光华管理学院祝贺你们考入北京大学，这

是多少萃萃学子梦寐以求的一天。你们是北大百年校庆之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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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培养战略性人

一批入学的

年成立

学生，在北大的新纪元里，希望你们能够翻

专业以来，开新的篇章。光华管理学院自

已经有两届毕业生奔赴各行各业，在新的岗位上发挥着无可替

学生，你们要秉承北大

代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为光华管理学

的传统与精神，院的第五批

发愤学习，励精图治，为开拓北大 更加辉煌的新局面而

努力奋斗。最后，我送给大家一句话：‘今天，你们为北大而

骄傲；明天，北大为你们而自豪！

厉院长的讲话很快就结束了，教室里掌声四起，可是我却

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张国有老师又邀请其他参会人员讲话，可是他们都谦虚地

摆摆手：

的核心课程的内

“以后还要给他们上课呢，有什么话在课堂上说吧。”

于是张国有老师自己发言了，他从

容讲到我们在学习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他说：

“课堂教学仍然是我们的主流，我们将从国内外聘请名教

授来增强我们的师资力量，并且对教学方案进行改革，增大案

例教学的力度。同时，你们也不能忽视讲座的重要性。在北

大，讲座被称为第二课堂，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北大有

多个社团，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社团几乎每天都

要组织不同类型的讲座，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听，

这是开阔你们的视野，拓展你们的思维，了解前沿知识与信息

的舞台。你们还要学习历史，只有懂得历史才能明辨是非，才

能确定一个正确的人生发展方向。

才的，因此你们必须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来分析问题，才能统

观全局，有效地驾驭时世。还有哲学知识，这方面的话我就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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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综合素质的人才，你们应当懂得各个多讲了。总之，

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单一的知识结构很难胜任今后的工作。

此外你们要注重团队的力量，在你们的职业生涯发展中，重要

的不是你拥有多少资源，而是你能够调动多少资源。‘孤木不

成林’呀，一个人的能力与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如何同别人合

作，如何引导别人同你合作，这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事

情。这时候，沟通能力就占据了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对于

来说，这方面的能力的培养也非常迫切。最后我想说明

的一点就是不要单纯地为知识而学习，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在你

们毕业以后很快就过时了，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能够不断自我更

新的能力，也就是说，你能够始终跟踪时代发展的步伐，及时

地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样你就永远也不会被淘汰⋯⋯”

张老师的发言结束了。他稍微停顿一下，然后问：

“‘你们有什么问题，请尽快提出来。”

前排的一位女同学站起来问：

“老师，请问某些课程能不能免修呢？比如我们当中有不

少注册会计师，是不是就可以免修会计课呢？”

“除了英语和计算机这两门培养技能的课程，只要你已经

达到我们的教学要求的话，就可以免修，至于其他专业课程，

不管你入学前的水平多高，你的实践经验如何丰富，一律不能

免修。但是如果你们提出申请，经院里核准以后，可以不上

课，只参加期末考试。”张老师回答。

还有谁提了什么问题，我都没有在意，大多是一些无关宏

旨的东西。教室里渐渐地骚动起来。

忽然一位瘦小的同学举着手站起来，激动地叫道：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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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

“请问什么时候给我们办饭卡呢？”

他问得很突兀，也很奇怪，人们哄声大笑起来。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生气地说，“开学都好几天了，我

们上下课也得吃点东西，为什么迟迟不给我们办饭卡呢？”

我们觉得他问得有道理，于是教室里安静下来。

“你们是在职上课，很少使用饭卡，不过要给你们办。你

们赶快把班长选出来，让班长统一去伙食科办吧。”张老师回

答。

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同学们都感到疲倦，有人开始

伸懒腰。

“好了，我们不能占用朱老师太多的时间，你们还得上课

呢。”临了，张老师站起来说，“最后，我宣布三个通知：一是

明天哈佛大学来几位客人，想跟咱们的

向的同学在开学典礼结束之后速到教务处报名，你们年级限报

日，也就是下周二的下午参观图

日去校医院体检。好，我宣布

学生交流，有意

五人，报满为止；二是

书馆；三是全体同学于

开学典礼仪式到此结束！”

人们陆续散开了，休息十分钟。我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

眯了一会儿。

“嗨，刘旭东，你好哇！”忽然，冯斌跳在我的面前，热情

洋溢地叫道，“你是不是会隐身法呀？一晚上我怎么也瞅不见

你！哎，你看今天的开学典礼多有趣，像表演小品！”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我只是兴奋⋯⋯我一高兴就想说话。哦，对了，

我在北大西门外租了一间房子，还不错，挺近的，上下课很方

月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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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一坐。昨天我辞职了，想换一个工便，什么时候去我那

作，最好能离北大近一些⋯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怎么

不说话呀？我总觉得你挺神秘的，似乎满怀心事⋯⋯”

他滔滔不绝，就像一只漏底的水壶似的满地乱洒，一双杏

核一样的黄眼睛闪着亮光。我仰着脸安静地听他说，可是我的

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事情，因此他说了些什么东西我几乎没有记

住。

开始上管理经济学课了。任课教师朱善利是一个很有风度

的人，身材高大而又帅气，戴着眼镜，文静的脸上透着浓郁的

学者气质。今天是头一节课，他讲了讲管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和企业理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一丝不苟，无论是讲

课还是对我们的要求都很严格。

可是教室实在太大了，我既听不太清楚老师的讲话，又看

不清楚黑板上的字，加之讲授的内容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我简

直如坠五里云之中。这么多同学挤在一间大教室上课，很难想

象教学质量会很好。

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失落，所有的新鲜感倏然消失了，一时

间耳朵里什么声音也听不进去。

“老师，在这么大的教室里上课，听课效果实在不好，以

后能不能换小教室上课？”别的同学也感觉不好，就向朱老师

发问。

“哦，今天特殊。”朱老师回答说，“今天举行开学典礼仪

式，因此上合班课。往后你们要分成两个班，单独上课。”

于是同学们安下心来。

我才知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课，渐渐地胡思乱想起来，恍恍惚惚中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突然，同学们哗啦啦地都站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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